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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眼中的司徒兆光
我们中国有这样一批雕刻家，他们默默地劳作着、磨炼着、创造着，克服着难以忍受的困

难，安贫乐道，怡然自得。而创造的作品，除了极少数人偶然博得“天颜有喜”、“身”价10倍以
外，大部分人的辛苦却没人知道、没人关心，当然更没人来买。真是实实在在地走着一条“寂
寞之道”。“文革”结束之后，有了转机，总算有了可以展出的机会。而一旦展出，往往使人们大
吃一惊，惊讶雕刻家的勤劳，惊讶雕刻家的智慧，惊讶那水平之高、数量之富、探索之广、钻研
之深等等。好像忽然之间中国出现了大雕刻家。但是我要说，事实上，中国这样的雕刻家有
的是，而司徒兆光就是其中之一。

司徒兆光可说是地道的“科班”出身。他由中央美院附中考入中央美院雕塑系，又被选拔
留苏。学习上刻苦勤奋，成绩优秀。他当然也和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经历过上山下乡，
折腾不轻。他还有一个别人少有的机会，曾被派往西藏待了近两年。在这些日子里很多人合
乎常情地消极怠工，牢骚满腹，而司徒却有所不同。当他还在部队托管期间（他当了3年炊事
员），光素描头像就画了三四百张，速写还不算。去西藏时更是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他又是

“双肩挑”干部，只是充分利用各种间隙才打出了一大批木雕、石雕、圆雕和浮雕。如果说有些
同志能够“用志不分”地做出好成绩，那么司徒兆光应该是另一种“典型”，他能在头绪纷繁中
做出好成绩。我认为这更加困难、更有意义，需要具备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敏捷的构思才能。

——钱绍武

雕塑是永久性的空间艺术，它像诗、像音乐，它要求雕塑家既要有艺术家的敏感，又要像
农夫一样的勤劳，司徒兆光两者兼备。他长年累月默默地走着自己的一条艰苦之路，从不动
摇。无论是上山下乡，还是下放到部队当“伙头军”，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个雕塑家，也从没
有停止过自己的艺术活动。

他的作品像股清泉，涓涓地流入社会，浸润着人们的心田。
他的创作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有纪念性也有风俗性的，有人物也有动物。他对待创作不

论大小都极其严肃认真，他的每一件作品都表达了一种思想、一种情愫、一种内涵。在他的创
作中始终贯穿着浓浓的人情味。他塑造的人物是活生生的人，冰冷的石头、无情的木块在他
的雕凿下都有了生命。他在雕塑创作中另一可贵的精神是创新的胆略，他的作品总在追求一
种新意。

司徒兆光在雕塑创作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就是洒脱酣畅、自然淋漓、含蓄而隽
永。看了他的作品人们都会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他是一位严谨勤劳的雕塑家，对艺术一腔
痴情。他的木雕、石雕都是亲自动手制作的，不管是肖像还是人体，也不管是创作室外纪念性
雕塑还是生活小品，都寄托着他对生活的感受，注入了他的激情，表达了他独到的情怀。我们
热切地期望，正处在生命黄金时期的司徒兆光能不断创作出更新更好的作品，愿他的作品真
情常在，永不泯灭。

——冯 河

作为艺术家和教授，司徒兆光是实干派。他勤奋与执著，充满创作活力与激情，不断进行
艺术实践，不断进行创作探讨，尤其对材料雕刻情有独钟。他亲自动手打木雕、刻石雕，从不
请人帮忙，因此获得了一批充满浪漫色彩、具神来之笔巧夺天工的佳作。他是一位不知疲倦
的雕塑家。

上世纪70年代，兆光参与了中央美术学院赴西藏雕塑创作组，赴西藏工作两年，当时条
件艰苦，但大家克服重重困难，深入生活一线，长途跋涉，搜集大量资料，忠实做西藏翻身农奴
的代言人，终于用心血和汗水出色完成了大型泥塑《农奴愤》。

他为培养后辈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学生姜杰、展望、段海康、蔡志松等都没有辜负老师
的厚望，现已成为当今中国雕塑界有影响的骨干力量。

作为一位优秀的雕塑家，兆光创作了一系列有重要影响的雕塑作品，如《郭沫若先生像》
《读》《遐思》《廖公》《朱德》，以西藏为题材的系列木雕作品，以及一些木雕人物肖像。这些石
刻和木雕他都自己操刀雕刻，去留自如、刀法流畅，有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形成了极富创意
的独特艺术风格，给同行及观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曹春生

我读不懂韩静霆，他是民乐演奏家、小说家、诗人、剧
作家、策划家、画家，他集所有这些角色于一身，如果以其
中之一称呼他，哪个适宜，我说不准。除民乐与绘画以
外，他都获过不少奖项（奖项太多，恕不赘述，有心者可翻
阅他的简历）。孰轻孰重，天知道。如果奖项还不能说明
什么，他可是除民乐、绘画之外所有全国学会的会员，这
就足以使人信服了。至于民乐，是引领其踏入艺术的殿
堂者，没有民乐，其余若何是不能假谈的。而绘画已经伴
其一生，花甲前后他对此有最真挚的投入。这就是韩静
霆，一个奇人。人言五百年其间必有名世者，然五百年其
间或有奇人乎？我说我读不懂韩静霆，不是谦辞，我说读
不懂不仅在于其身份的难以界别，更在于其兴趣、理念、
能力、欲望的错落参差，纷繁斑斓。韩静霆真是难以读
懂，我常以为自己是一个不会拒绝的人，但面对韩静霆，
我只有惊愕，似乎只有称其为奇人才妥帖，在这个连心灵
都趋于同质化的时代，他是非凡的。我有时会想，韩静霆
是不准备让人读懂的，他不断地变换角色，永远在展示你
以为陌生的一面，甚至他对绘画的痴迷亦仿佛一个没有
谜底的谜。

不久前，韩静霆送我一本画集，并嘱我为其写点什
么，我很为难。民乐我不懂，小说我不懂，诗歌我不懂，戏
剧我不懂，我与韩静霆能够对话者只有绘画，但我愿意坦
陈，作为画家我自己亦常惝恍于五里雾中，更如何对韩静
霆说三道四、品头论足。

韩静霆的难以读懂对于我是一个过程。初读韩静
霆，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将军，一张嘴即知其是性情中
人，无遮无掩，敢爱敢恨，血肉情冽，凛然有久经沙场、透
彻人生、洞悉古今的锐勇与睿智。我即刻想起辛稼轩的
那句词：“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而观其画，确如其
人，人物、山水、花卉，均酣畅淋漓，吞吐大荒。韩静霆自
称齐孙，故有其师从许麟庐之缘故，然骨子里是因其性近
白石。

韩静霆花甲而后，似有摈绝左右、专心绘画的架势，
专注得似乎忘却他与丝弦、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的姻
缘。人或不解，我亦茫然。但思之再三，我隐隐然有所
悟，何以如此，不为其他，乃绘画更近乎其本色而已。丝
弦之委婉会伤其锐气，文辞之精谨会折其性情，诗之清远
会囿其旷达，戏剧、电影之跌宕沉浮会剥蚀其恣肆放纵，
全与其本色相远。惟有绘画，且中国之大写意，尽性尽情
尽意尽兴，我之揣度，韩静霆以为然否？天下人以为然
否？俗岁愈高，愈近天籁，天意也。韩静霆如今对绘画之
缠绵，诚苛意为之，亦非苛意为之，或弗能弗为矣。我信
焉。

画家者常有，而奇人不常有，画家而奇人者，似更不
常有。

“将瞬间的狂野凝固成永远的画图，个人情愫，谁人
能知？”韩静霆未作答，韩静霆既不知，我岂能知之？奇人
者，悖于常理之人也，欲知之而弗能。

韩静霆之画，我尤爱其荷。其如鱼儿，戏东，戏西，戏
南，戏北，铿锵铁骨里竟依稀有一分惆怅，亦存几分诡异。

如我可以期待，则希望其生也有年，仍能将绕梁之弦
歌、警世之辞章、撼人之文胆与爽然之丹青，内外相激成
冲天之巨浪，浑然于天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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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淡云（枕雾组画之四）

荷塘月色 重阳梦菊（诗侣吟梦组画之五） 佛说一灯能除千年暗（灯焰组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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